
中国人用毛笔写信的习惯，大概保持了两千年左右，
这是一个漫长而恒久的习惯，真可谓“天长地久”了。然
而随着西风东渐，毛笔写信的良好习惯终于在上世纪被
钢笔所替代，本以为钢笔也能延续个上千年，让墨写的文
字带着情感的温度，在家人朋友间传递，连绵不绝。可十
分遗憾的是，钢笔写信的习惯，却维持了一百年都不到，
就又被网络所击溃……此后人们进入了E时代，社会的
变化势必愈来愈快，除了“天地”，几乎什么都不会“长久”
了。前人所谓的“各领风骚三百年”，看来如今得去掉两
个“〇”，改成“各领风骚三五年”差不多。

书信文化中，墨迹的浓淡徐疾，笔力的雄奇雅逸，都
有可看可赏之处。若从艺术的美感乃至笔墨的丰富性而
言，硬笔相比于软毫，当然是逊色不少。难怪有不少尺牍
藏家，往往不屑于收藏钢笔书信。著名的学者散文家梁
实秋先生，就曾在他收藏名人尺牍的几条标准中明确表
示：用钢笔写在宣纸上的不收。但是，我们必须清楚，那
是大作家的标准，何况还是六七十年以前的状况。就目
前而言，即便是普通人的钢笔书信也少之又少了，更遑论
名人的书信？

笔者有幸，前些时托朋友福，获藏了一封名人钢笔
信，虽仅一页，然实寄的信封以及封上的邮票邮戳均完好
无损，得之至为欢喜！更为难得的是，写信人与受信者：
苏雪林和毛子水教授，皆称得上是五四以来大名鼎鼎的
人物。他俩都出生于十九世纪末，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还都有国
外留学的经历，回国后一生基本都在大学里任教，四九年后又都
去了台湾，晚岁又都享以大年，皆逝于二十世纪末。而且苏雪林
还活了一百零二岁的高寿，再次验证了女性寿命普遍要长于男
性的规律，当然毛子水也不差，享有九十六岁的高龄。苏雪林自
法国留学回来，曾执教于沪江大学、国立安徽大学、武汉大学
等。在武汉大学，她与凌叔华、袁昌英三位老师，是当时颇为活
跃的女作家，被称为“珞珈三杰”。来到了台湾后，她先后任职于
台湾师范大学和成功大学，晚年笔耕不辍，故有“文坛常青树”之
誉。而毛子水先生，或许圈外的知名度不高，其实却是位国学大
师级的人物。毛姓多出于衢州的江山，毛子水即是江山清漾
人。多年前我与友人同游江山，还专门去清漾瞻仰参观了“毛子
水故居”，老宅虽不豪华阔气，但灰墙黛瓦的老屋，倒也原汁原
味，颇有可看之价值。那里有胡适为之题写的“清漾祖宅”四个
大字横匾，如果了解胡适与毛之水的关系，猜想此应为胡先生受
毛子水之请所题。尽管胡适仅仅年长毛两岁，但毛子水当年考
入北京大学读书时，胡适却已经是北大的年轻教授了，所以他一
生都尊胡适为师。后来毛子水毕业留校，再赴德国留学，以及归
国后再回北大任史学系教授、图书馆馆长，之后又到台大任中文
系教授……他始终都与胡适保持了亦师亦友的至好关系。今天
台湾南港的胡适之墓，依然镌刻着当年毛子水为胡适先生撰写
的墓志铭，其中最后的两句是：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
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
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
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我所收藏的这封苏雪林致毛子水的短札，按信封的邮戳看，
应为一九六三年，其时，苏雪林正好在台南的成功大学任教，她
写信是为了同校的一位老师评副教授的论文事，催促毛先生帮
忙尽快审阅，事情看似简单，不过倒也反映出两位著名教授的不
同风格。

子水先生道席：
敬启者，监察委员毛以亨先生来台南，道及
近况清嘉，至为欣慰。兹有恳者，成功大学中文系同事王礼

卿先生，著有《仁内义外说斠铨》《育乐两篇补述之研究》，于四年

半前送教育部审副教授资格。闻系委讬先生与沈刚伯先生审
阅，沈先生已评阅竣事，希望

先生早日赐予阅讫，送回教部，分数多寡在所不计，但图早
日毕事耳。盖王君副教授资格耽搁数年之久尚未决定，实亦焦
灼也。专祈

敬请
勋安！

苏雪林敬启 一月十二日

此信开头道及的毛以亨教授，早年留学法国，著名法学家，
也是江山人，比毛子水小一岁，是否是族亲尚未可知，但至少是
同乡又同宗吧。可能前些时正好来台南与苏雪林见过，也提及
毛子水先生，故先套个近乎。然后就直截了当地为同事王礼卿
的两篇论文，请毛先生尽快阅后送回，至于评分如何已无关紧要
了，何况另一位评审老师，也是台大文学院的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沈刚伯先生，早已“评阅竣事”。

从年龄上看，苏雪林要比毛子水小四岁，他们应该算是同
辈，然而就资历和学术地位而言，苏自然比毛略浅一点。所以此
信虽没有过多谦恭客套，但还算得体。另外，苏雪林的毛笔书法
我印象不深，而其钢笔字倒见过不少，均写得大大咧咧，字距紧
凑，似不带有闺阁气的那一类。这其实与她的性情也颇相近，苏
雪林一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并不喜欢亦步亦趋按着别人指定
的方向发展。早年她报考安庆女师，与母亲不断哭闹哀求，还不
惜欲以跳入深涧相逼，最后才如愿以偿。后来去法国留学，怕家
人不同意她也是瞒着母亲，直到临行前才告之。她有过一次家
庭安排的婚姻，但终因不合而没过几年即分手，此后一直没有再
婚，也无子嗣。苏雪林写了很多文学评论，但不少观点偏激，用
词有欠分寸。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写的“反鲁”文章，鲁迅一
生骂人无数，但被骂的以苏雪林最甚，不过都是在鲁迅逝后。如
果仅仅从学术的角度，有理有据、心平气和地探讨批评，倒也罢
了，问题是苏雪林的批评，却是用词尖刻，满纸戾气，庶近于泼妇
骂街，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而且，苏雪林的“反鲁”也颇有莫名其妙处。她以前曾就读
于北京女师，按理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是她的老师。鲁迅生
前，她恭敬有加，曾将她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绿天》赠给了鲁
迅，并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上：“鲁迅先生教正，学生苏雪林谨赠
七、四、一九二八”。可能是鲁迅的怠慢恼怒了她，待鲁迅刚刚逝

后，她的态度立马转了一百八十度。一九三六年十月，她
分别给蔡元培和胡适写了数千言的长信，拉开了她此后
半生的“反鲁”序幕。她在信中说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
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在文坛“兴风作浪”，其杂文

“一无足取”、“祸国殃民”，骂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
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

蔡元培对此信未有回复，是否收到也不一定，而胡适
收到后却亮出了自己的态度。尽管胡适也是鲁迅的论
敌，晚年颇多芥蒂，观念也很不一，但胡适看了信后并不
认同苏雪林的观点：“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
必攻击其私人行为。”

胡适的这封回信非常著名，他说：“凡论一人，总须持
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
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
等工作……”至于苏雪林在信中大骂鲁迅什么“衣冠败
类、奸恶小人”等，胡适则规劝说：这“一类字句，未免太动
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
深戒。”

苏雪林一生尊胡适为师，但对胡适的劝诫并未听
从。她曾经也写过评论《红楼梦》的文章，但往往信口开
河，反显无知。胡适作为新红学的开山者，实在看不下去
了，对苏雪林这种轻率的治学态度极为担忧，认为她不适
宜“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

作”，再三希望她“听听老师的好心话吧”，就是求她不要再写评
《红楼梦》的文章了。

但她批判鲁迅的文章一直未停，到了台湾后，苏雪林仍
不停地撰文，继续她的“反鲁”事业，文风基本仍是那种措辞
激烈毫无分寸的一路，晚年还结集出版了一册《我论鲁迅》，
为她的“反鲁”成果划了一个句号。不过就文坛的影响而言，
却是负面多于正面。

回过来再说毛教授与论文的事。毛子水先生为人通达，淡泊
名利，读书成癖，与世无争。他一生致力于学术，崇尚科学，人称其
为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早年赴德国入柏林大学专治
科学史，与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赵元任等交游。后来之所以请
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其实他也没学过图书专业，就是因
为他学问渊深，读书的广而博。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先生
曾称赞说：“毛公是罕有的读书读‘通’了的人，有广博的视野，有深
邃而公允的见解。”按苏雪林的信中之说，这两篇论文在毛先生处
一搁就是四年半，我想这肯定不是毛公的有意拖沓，它至少还存
有三种可能：一是论文在毛先生处，但始终无人提醒，他压根忘了
此事；二是论文他早已阅过送回，只是苏雪林不知；三是论文从未
到过他手，所谓委托他审阅之事只是传说而已。

当然，在没有确凿依据前，我们只能假定第一种可能性最
大。对于整天沉湎于书堆中的学人来说，健忘或误事实在难
免。我曾读过一本台大教授周志文的书，其中一段回忆毛子水
先生的故事，也颇生动有趣。说他的三位同学曾选修毛先生的

“天文史”硕士课程，开课首日，三同学来到毛子水的研究室，只
见年近八旬的毛先生正低着头在看书，根本不理他们。三位同
学不敢打扰，只好端坐于对面静候。不一会毛先生抬头似乎发
现了他们，竟然问：“你们来干吗？”“老师，我们来上课。”一同学赶
紧回答。毛先生又问上什么课？同学说“中国天文史。”毛先生
听了“哦哦”两声，又自顾自地埋头看书了。

隔了一阵，毛先生抬起头，居然又重问了一遍。一同学趁时
马上请教修这门课要读什么书？见毛先生只是把手中正在看的

《晋书·天文志》扬了一扬，又低头看自己的书了。再过了好一
会，毛先生抬头问：“你们要抽烟么？要抽就抽啊。”几个同学如
逢“大赦”，赶紧到走廊抽烟小歇，抽完回座，又隔了一段时间，毛
先生一抬头：“怎么？你们还没走啊！”三人闻之大喜，连忙拔腿
就跑，这第一堂课就这么散了……

若从这段轶闻来印证毛公那评审遗忘的事，似乎就很正常了。
篆刻：同心齐力

作者：夏宇

2020年2月15日我在微信
朋友圈晒了一组我最新原创的
3D印风手绘稿，得到韩师及众
多师友的点赞与留言鼓励。

留言一：“摆脱书画附属品
属性，独立篆刻。”

留言二：“立体画，用了篆刻
元素，本质上是画也是印，典型
的艺术创新！”

留言三：“把传统平面印，往
立体可塑、可折、可核裂变，炸开
了印面千变万化，使篆刻艺术与
众不同更加丰富多彩构成新的
美！”

留言四：“夏3D！”

创作3D印风，并非我一时
所想。

在十几年前，我就反复思考
一个问题，篆刻，为什么只能是
平面的？其间也一直在尝试印
的境深立体视觉的再现，那时就
通过线条的粗细、线条的虚实、
空间关系的变化来让读印者感
觉到印的画面境深感。印虽有
境深感，但还是受到思维方式与
方向的限制，一直没找到一个好
的突破点。裂变印与意象印之
立体视觉感与现今新创之3D印
风不可同比。

艺术之创新需要通过不断
思考与探索，是否愿意思考与探
索，这又与个人性格有关。我是
个喜新不厌旧且不喜重复自我之人，当看到自己的裂变印
风，意象印风已被认知与仿效后，无时不在思考自己今后的
创作探索规划。

这次疫情宅家，也让我能静心思考。是继续修正完善
已有的印风？还是再解构自我？篆刻为什么只能坚守传统
而不能借鉴西方艺术？我一直认为中西艺术不应分割而应
交融，坚信中西方艺术应该有其交融点与交融面，我是否能
从西方艺术经典之作中找到灵感，探索出全新的印
风？……

几日来，细心重读达利、毕加索等人的作品，使我感悟
到篆刻完全可以不只停留在平面视觉上，还能做到通过融
入西方透视原理与3D成像原理，呈现出三维透视的视觉效
果。

新理念产生新作品，经过几天努力，终于完成一组手绘
印稿，形成了3D印风系列。

在3D印风的探索过程中，体会有二，其一，艺术创作难
在理念出新，而且出新之理念又要能做到在此艺术门类中
古今没有，其难在想不到，不敢想、怎么想！

我前几年所创的裂变印与意象印就是如此，在我之前
没人能想到。但当看到我做了，才觉得篆刻还能这样，仿效
者有之。

其二，让文字与印式呈现三维透视效果并不是最
难。而真正之难在于既
要做到 3D 又要不失传
统古韵！因为篆刻作为
传统艺术有其固有的特
定性，也就是篆刻之本
原，如违背了其特定性
就不可能构成篆刻艺
术。

3D透视印的诞生，
对于我个人而言仅仅只
是我裂变印与意象印之
后又多了种印风系列。
但对其他同道印友而言，
我的探索，我的抛砖引
玉，能否让他们有所感
触，如何让篆刻更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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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家摭谭（三十七）——陆俨少

第四届上海书学
讨论会论文评选结果

2014年的上海书学讨论会在嘉
定的“陆俨少艺术馆”召开。会议期
间，陆俨少艺术馆正在举办陆俨少

“杜甫诗意画展”，我有幸观摩到心仪
已久的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画》原
作。我利用会议间隙，反复多次观
看，甚为喜欢。作品尺幅并不大，但
气势磅礴，在对于杜甫诗意的把握和
理解上颇有独到之处，如杜甫诗句：

“百年地辟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
寒”，美术史上有多位画家，如唐寅、
文徵明、傅山、王时敏等都画过此诗
意画，但陆俨少的画与众不同。

陆俨少（1909－1993），又名砥，
字宛若，上海嘉定县南翔镇人。1926
年考入无锡美术专科学校，后又从王
同愈学习诗文、书法；次年师从冯超
然学画，并结识吴湖帆，遍游南北胜
地。上海中国画院成立时，陆俨少即
为首批画师。1962年起兼课于浙江
美术学院，改革开放后，陆俨少正式
执教浙江美术学院，并任浙江画院院
长。陆俨少擅画山水，尤善于发挥用
笔效能，以笔尖、笔肚、笔根等的不同
运用来表现自然山川的不同变化。
线条疏秀流畅，刚柔相济。云水为其
绝诣，有雄秀跌宕之概。勾云勾水，
烟波浩渺，云蒸雾集，变化无穷，并创
大块留白、墨块之法。兼作人物、花
卉，书法亦独创一格。

陆俨少在《学画微言》中提出：
“十分功夫，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
分画画”，还说道：“第一是读书，因为

读书可以变化作者的气质，气质的好
坏，是关于学好画的第一要素。”这虽
然是说给画家听的，其实对书法家也
同样适用。画家不读书不行，书家不
读书也不行。读书和写字，犹如内功
与外功的关系。武林也好，书林也
罢，凡是“高手”都必然注重内功的修
炼。苏轼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
万卷始有神”，说的就是书家的内功
的重要性。笔法、技法是外功；学识、
修养是内功，是高手的必修课。陆俨
少先生的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陆
俨少的读书观也是他自己绘画经验
的总结。只要看看陆俨少的诗意画
作品，我们就知道他的读书状况了。
陆俨少的诗意画约占全部作品的一
半以上，《杜甫诗意画册一百开》、《李
白诗意图》十二册、《宋人诗意册》、

《毛主席诗意画》二十四幅等等。
陆俨少的书法功力深厚，他在书

法上所用的功夫绝不少于画画。出生
在20世纪初的陆俨少，学习书法不可
避免地受到当时崇碑风气的影响。据
他在《陆俨少自叙》中回忆，在当时简
陋的环境中，“早上四时起床，磨墨练
字，初学龙门石刻中的《魏灵藏》《杨大
眼》《始平公》，后来也写过《张猛龙
碑》《朱君山墓志》等。在一次书法评
选中得过好评”。可见他学魏碑是很
见功底的。他在年轻时临帖，同时也
注重读帖。在兰亭之后，他在杨凝式
和宋四家诸帖上也用功良多，揣摩经
典的用笔之法，“以指划肚，同时默记

结字之可喜者牢记在心。”陆俨少的书
法早期是清秀的行楷，间作飘逸的八
分，也写过一些与金农式的奇异风格
的书法，这些作品或取钟繇见其朴质，
或师兰亭得其隽逸，或以严肃风神别
开。直到60年代的中后期，他的书体
才基本确定下来。他主张“转益多师
是我师”、“集众家之长，而加以化，化
为自己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许多人
看了他的书法而不知其所出。陆俨少
的书法，无论是隶书还是行草书，多是
颇有画意，章法的处理自如洒脱，行笔
间也自有画的意趣。以书入画和以画
入书是造诣深厚的文人画家的共同特
征。陆俨少学习杨凝式的风格，又斟
酌了苏轼、米芾再加上年轻时学碑的
基础，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书风。他既
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今人，兀自独立
于书坛。

陆俨少的书法跌宕灵和，其韵味
的体现，是“本不求工，所以能工”的
素养所致，以一生磨砺法度为根基
的。具体表现在，一是注重趣味，崇
尚自然而不故意做作高深，这是陆俨
少在书法上的过人之处；二是妙出险
绝之势，陆俨少书法体势多在魏碑与
杨凝式之结合，魏碑结构密丽紧结，
杨凝式则风神洒落，自成险绝之姿；
三是因书法宗王而不乏中和意味。
陆俨少深研王羲之并不是要重复王
羲之，目的是要写出自己的神韵来，
毕竟他是生活在现代社会。在历史
上，有意识地把自己情意作用于书法

的苏轼、米芾，对他的直接借鉴无疑
更有意义。

陆俨少的学书经历其实也是他
的书学理念，即追求个性。他说：“写
字切忌熟面孔，要有独特的风貌。使
览者有新鲜感觉。而临摹诸家，也要
选择字体点画风神面貌与我个性相
近者。”陆俨少还说过：“杨凝式书出
于颜鲁公，但一变而成新调。黄庭坚
说：‘世人竞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
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已到乌
丝栏。’就是称誉其不是死学，而化成
自己的新意。我们学杨凝式，也应该
学他的精神，在他的基础上加以变
化。所以我学杨凝式，不欲亦步亦
趋，完全像他。因之有人看到我的书
体，而不知其所出。这是我的治学精
神，不拘书法、作画，贯穿始终，无不
如此。”陆俨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经验之谈，对于我们今天的书法学习
仍是极其珍贵的。

陆俨少的画名称誉海内外，书名
因此而掩，也属常理。但他在《题自
书卷》中说：“予无书名，然每私自与
今之善书者比，进而窃与古之大家相
高下，则亦无甚憾焉。而为画名所
掩，又不表襮于人，故知之者甚鲜。
然知与不知，予之书固在焉，后之人
可以考论，则庸有伤乎？”可见他对于
自己的书艺是高度自信的，而从读者
的角度看，这也是一个恰如其分、当
之无愧的自评。因此，要研究、学习
陆俨少的画艺，不能忽视他的书艺。

一个春节不串门、不聚会都在家
里，看书看不安稳，文章写不安稳，做所
有的事都欠些安稳，每天最关注的是电
视新闻，中央台、上海台、东方台的新闻，
新闻里每天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在增
加。每天全国各地很多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在捐赠，捐钱捐物，力所能及；果蔬
驰援，随到随装随走。然而每天口罩、护
目镜等物资在连连告急，大家不遗余力
地在网络上帮助寻找，没有消息的时候
干着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时候，立时
一阵欣喜。这其中有我的好朋友邵楠，
为了联系资源，最近凌晨2点入睡早上8
点醒来成为常态，有一天早上起来连续
对接资源3个多小时后得到了从泰国曼
谷运来上海的500套防护服已抵港口，
从马来西亚吉隆坡运来上海的1000副
护目镜第二天到达的消息时，他终于如
释重负。这1000副护目镜目前是上海
防治新冠肺炎指挥部接收的医疗等级
最高的护目镜，已由指挥部送往了上海
支援武汉的医疗队。而令他感动的是
海外侨胞，他说到一位公益组织中素不相识的朋友
要从日本运回一批口罩，晚上9点多到东京机场的
时候航班已经没有了，这位友人于是守着十几箱口
罩在机场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再交付航班运回上
海。有的人说这样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因为爱这个
国家；有的人说为祖国而做，不分地域；有的人说国
家的事就是家里的事，国有难，我们一起努力。这
些话在他们说来极为平淡，却字字铿锵，字字深
情。每天文艺界别的师友们在创作作品，赵丽宏等
多位作家的诗、文、画，廖昌永、茅善玉、黄豆豆等二
十多位艺术家的《手牵手》MV，松涛兄的数来宝《福
佑中华》、市新联会自由职业艺术家朋友们推出了

《献给非凡的英雄》线上作品展……这些作品都鼓
舞人心、温暖人心。

向积极为疫情付出了心力的人们致敬。
每天我们的医护人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奋战

在工作岗位上，她们中有的第一次剪断了长发，有
的第一次逼自己吃了中药，有的第一次穿成人尿不

湿，没有人退缩，她们争分夺秒，高负荷
的工作着，他们很累了，累的时候只能
抓紧时间横在地上休息一会儿、靠着椅
背休息一会儿、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
儿。有位军医大学的队员在连续工作
多天后脸上被口罩压出了深深的血印，
仍然义无反顾地坚持着，另有一位队员
在记者的镜头前甚至不愿说出自己的
名字，匆匆离开了，她说为了不让家人
留意到她而为她担心，她说因为她是一
名党员，是一名军人。有一位患者治愈
出院了，回想自己躺在病床上20多天，
起初的高烧让他浑身乏力，没有丝毫食
欲，整日昏昏沉沉，略有的意识是耳旁
不时响起的医护人员连走带跑的脚步
声和防护服摩擦产生的“沙沙声”。曾
经他和多数患者一样，有过消极有过不
安，医生每次来查房时都鼓励他，告诉
他精神不能垮，要有信心战胜病魔，医
生会尽最大的努力，把患者一个一个平
安地送出去。“没有他们我肯定挺不过
这一关。”他动情的说。由于人手严重

紧缺，每位护士每天除了需要为重症患者拿饭、喂
饭，还要为他们端屎端尿，患者们感受着无微不至
的照顾，眼里却又看着心疼。

向奋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们致敬。
近些年我们的祖国遭受过一些波折，但在党中

央的领导下一一化险为夷，面对这一次疫情，我们
的政府同样有条不紊地在采取着各种有利的措施
进行防控，所以我想我
们无需恐惧，只要合心
同力，必定众志成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
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时所说的：“我相信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同
舟共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我们一定会战
胜这一次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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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众志成城

作者：唐吉慧

2019“中国书法·年展”全
国楷书作品展（征稿延期至
2020年4月15日截稿）

（上接1-4版中缝）评审具体
情况将在中国书法家协会
官网（http：//www.ccagov.
com.cn）、中国书法出版传
媒官网（http：//www.zgsf⁃
cbcm.com）、《中国书法报》
官 网（http：//www.zgsfbs.
cn）、《中国书法报》、《中国书
法》杂志及相关微信平台予
以公示。

五.展览与出版
展览拟定于2020年在

洛阳市新安县举行，并出版
《2019“中国书法·年展”作品
集》，届时将同时举办2019

“中国书法·年展”唐代楷书研
究与当代楷书发展学术论坛、
2019“中国书法·年展”全国楷
书名家邀请展。

六、作者待遇
1.综合评审前100名作

者，非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具备加入中国书法家协
会的条件之一。

2.向综合评审前100名
作者发放作品收藏费1000元
（税后），其他入展作者发放作
品收藏费500元（税后）。

3.向入展作者颁发证
书。

4. 向入展作者赠送
《2019“中国书法·年展”作
品集》1套及价值1690元《中
国历代碑帖技法导学集成》
1套（60册）。

5.入展作者将推荐作
为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
公司承担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支持项
目“中华精品字库工程”经
典碑帖书写专家备选人。

6.入展作者有机会签
约入选方正字库。

七、征稿日期
本启事自公布之日起

征稿，至2020年4月15日截
止，以当地邮戳为准，不受
理逾期投稿作品。

八、收稿地址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新

安县职业教育中心德馨苑
一楼127室

邮编：471800
联系人：赵琰
电话：
0379-67284675
18336703069
九、其他事项
1.入展作品的展览、研

究、摄影、录像、出版、宣传及
所有权归举办单位。

2.对代笔及一稿多投
等违规行为的举报长期有
效。凡发现以上违规行为，
经组委会核实，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取消入展资格。

3.凡投稿者视为认同
并遵守本启事各项要求。

4.本启事解释权归中
国书法出版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所有。

十、咨询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

展馆南里10号中国文联大
楼5层中国书法出版传媒

邮编：100125
联系人：王紫琛
电话：010-65064258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十一、举报材料请寄
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1

号院32号楼B909中国书协
展览处。

邮政编码：100083
举报电话：
010-59759592
2019“中国书法·年展”

组委会

讣 告

△著名油画家、上海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上海

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廖炯模

先生于2020年2月16日
凌晨4点20分，在华山医

院逝世，享年89岁。

△上海市嘉定区人大

常委，嘉定区五届、六届人

大代表，致公党上海市委

常委，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会员秦高荣先生，因病医

治无效，于 2020年 2月

23日19时50分逝世，享

年61岁。


